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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自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
大学生自尊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情绪调节自我
效能感量表(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Scale, RES)和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对40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社交焦虑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自尊呈显著性负
相关(p < 0.01)，自尊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性正相关(p < 0.01)；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自尊
与社交焦虑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9%，即自尊一方面直接影响社交焦虑，另一方面通
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影响社交焦虑。结论：1) 自尊水平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低的大学生，更容易
引发社交焦虑；2) 提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水平能有效降低社交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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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lf-esteem,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anxie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of emotion regula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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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steem and social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SES),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Scale (RES)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409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1) Social anxie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o-
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p < 0.01), while self-esteem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p < 0.01); 2) The self-efficacy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elf-esteem and social anxie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is 
9%. That is to say, self-esteem directly affects social anxiety on the one hand and affects social an-
xiety through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self-efficacy on the other hand. Conclusion: 1) The lower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e more likely the college students are 
to cause social anxiety; 2)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can effec-
tively reduce the level of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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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交场合中被他人评价时所反应出来的不舒服、不自然、紧张甚至恐惧的主观

体验[1]。以往研究显示，个体成年后至 25 岁这个年龄段人际敏感性极高，大学生正是处于这个阶段的易

感人群，社交焦虑问题对大学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就是社交焦虑，

这表明社交焦虑可能对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效率、人际交往、家庭关系、婚姻恋爱关系和职业生涯等方面

产生着重要影响。由于缺少社交技能，他们也无法跟外界保持有效的沟通。在大学生活中，学生的大部

分时间都在社交活动中度过，但是存在社交焦虑问题的大学生在社交情景中会感到非常紧张和焦虑，甚

至这种情绪体验会蔓延至其他场景中。在缺乏社交技能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倾泻内心的痛苦和不安，只

能一个人备受煎熬，可能选择退学、甚至出现网络成瘾与依赖、抑郁等问题[2]。更高的社交焦虑可能会

对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造成损害，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交焦虑会受到

自我认同的影响，个体对自己的面容形体的认同度越高，社交焦虑程度越低[3]。在李敬阳[4]等人的研究

表明自尊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最大。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评价的一种情感体验，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判断。大学阶段对于个体心理发展和

社会适应是一个的重要阶段，正确认识自己并对自己进行积极正向的评价及正确认识他人对自己积极正

向的评价能够提高大学生的自尊水平。研究显示，自尊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高自尊个体的在社交

场合很少有紧张不安、焦虑恐惧的表现，同时，高自尊个体的人际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水平高，对自己

的心境及情绪的控制和调节能力优于低自尊个体[5]。自信既是个体的心理健康之本，也是自尊的基本表

现。有研究表明，情绪调节的自我效能感在代表着一种对于自己能够把控自己情绪的自信和能力，是自

信在情绪调控方面的表现。高自尊的个体一定对自己有相当程度的自信。缺乏自尊和自信会使人缺少工

作学习人际交往及建立亲密关系等方面的安全感。如果长期处于安全感缺失的情况下会失去人际交往需

求，引发抑郁[6]。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有效调节自己情绪状态的信心程度，个体对调节自身情绪的能力感

决定个体情绪体验上的差异[7]。情绪调节与一系列社会心理过程密切相关，比如个体社会交往、社会适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417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郝建华，宋帅 
 

 

DOI: 10.12677/ass.2022.114178 1313 社会科学前沿 
 

应等。因此，对情绪的控制与调节在个体社会生活和心理健康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情绪调节良好的个体，

会适时表达自己的情绪，如取得成就时，会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如完成预期目标时，会肯定和鼓励自

己；当个体在被人指责、冤枉的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消极情绪，暂时避免恼火，并转移注意力，能

够很快从恼怒的情绪中走出来。很多学者继 Caprara 等人的研究[7]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能力

会对个体自尊产生影响[9]。 
近几年来国内研究学者发现大学生的自尊可以负向预测社交焦虑[8]，且另一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既可以作为由自尊来预测的因变量[9]，又可以作为自变量预测社交焦虑[10]，符合中介作用的检验条

件。因此，本研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了中介变量。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在山东省两所高校内随机选取大学生 504 人，发放纸质问卷 333 份和网上问卷 171 份，收回有效问

卷共 409 份，包括纸质问卷 297 份和网上问卷 112 份，有效率为 81%，年级分布大一至大五，男生 171
人，女生 238 人。 

2.2. 方法 

2.2.1. 自尊量表(SES) 
本量表由 Rosenberg 编制[11]，主要用于评定个体的自尊水平。共 1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即“1~4

表示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总分范围为 10 至 40 分，得分高表明个体自尊水平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

隆巴赫系数为 0.874，信效度在可接受的范围。 

2.2.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 
本量表由 Caprara 编制[7]，并于 2008 年重新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共 12 题，包括表达

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expressing positive affect, POS)、调节沮丧/痛苦情绪自我效

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despondency/distress, DES)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自我效能感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anger/irritation, ANG)三个分量表。采用 5 级评分，即“1~5 表示非常

不符合~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调节情绪的自信程度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

系数为 0.812，信效度良好。 

2.2.3. 交往焦虑量表(IAS) 
本量表由 Leary 于 1983 编制而成[12]，量表经过修订由 15 个自陈条目组成，主要用于评定个体在社

交场合反应出来的主观体验的倾向。采用 5 级评分，即“1~5 表示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总分范围为

15 至 75 分，总分越高表明社交焦虑水平高。本研究中，克隆巴赫系数为 0.783，信效度在可接受范围。 

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F 检验，相关分析进行数据统计整理

与分析，使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3.1.1. 自尊 
使用 t 检验在性别、专业、独生水平和生源地水平上分别进行差异性检验，使用 F 检验分析年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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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的差异，结果显示(见表 1)，自尊在各个变量水平上均没有显著差异(p > 0.05)。男生的自尊水平略低

于女生，非独生子女的自尊水平低于独生子女，但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3.1.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分析方法同上，结果显示(见表 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性别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p < 0.01)，男生

分数高于女生。在年级水平上来看，高年级(大三、大四)学生得分高于低年级(大一、大二)和大五学生，

且大五学生得分最低，但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专业、年级、独生水平和生源地水平上，差异不显

著(p > 0.05)。 

3.1.3. 社交焦虑 
分析方法同上，结果显示(见表 1)，社交焦虑在性别水平和独生水平上差异显著(p < 0.01)，女生在社

交场合中的紧张不安及焦虑程度显著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的在社交场合中的紧张不安及焦虑程度明显

高于独生子女。在专业、年级和生源地水平上社交焦虑程度不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Table 1. Self-esteem,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anxiety in population variables (score, x s± ) 
表 1. 自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社交焦虑在人口变量上的差异检验(分， x s± ) 

人口统计学变量  N t 值/F 值 自尊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社交焦虑 

性别 男 171  30.88 ± 4.164 44.27 ± 9.064 43.26 ± 9.131 

 女 238  30.93 ± 4.300 42.14 ± 7.288 46.97 ± 9.604 

   t 值 −0.108 2.626 −3.974 

   p 值 0.914 0.009 0.000 

专业 医学 194  30.79 ± 3.628 42.94 ± 7.240 44.90 ± 7.751 

 非医学 215  31.02 ± 4.728 43.12 ± 8.883 45.89 ± 10.961 

   t 值 −0.547 −0.223 −1.051 

   p 值 0.584 0.824 0.294 

年级 大一 64  30.97 ± 3.834 42.97 ± 8.643 45.28 ± 8.301 

 大二 94  30.85 ± 4.362 42.77 ± 6.899 45.67 ± 8.215 

 大三 127  30.93 ± 4.222 43.23 ± 8.676 46.04 ± 11.635 

 大四 107  30.97 ± 4.386 43.36 ± 7.453 44.93 ± 8.875 

 大五 17  30.47 ± 4.638 41.18 ± 12.289 43.06 ± 8.685 

   F 值 0.059 0.308 0.480 

   p 值 0.994 0.872 0.751 

独生子女 独生 160  31.06 ± 4.660 43.64 ± 10.059 43.86 ± 9.155 

 非独生 249  30.82 ± 3.951 42.64 ± 6.605 46.43 ± 9.721 

   t 值 0.561 1.208 −2.703 

   p 值 0.575 0.228 0.007 

生源地 城市 163  31.09 ± 4.313 43.03 ± 8.780 45.45 ± 10.501 

 农村 246  30.79 ± 4.193 43.03 ± 7.697 45.40 ± 8.932 

   t 值 0.746 0.005 0.058 

   p 值 0.456 0.996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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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社交焦虑与自尊(r = −0.349, p < 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 = −0.235, p < 0.01)呈显著负相关，自尊

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r = 0.259, p < 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三个维度 POS、DES、
ANG 两两分别呈正相关(p < 0.01) (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elf-esteem,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anxiety 
表 2. 自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IAS SES RES POS DES 
SES −0.349**     
RES −0.235** 0.259**    
POS −0.123* 0.214** 0.734**   
DES −0.239** 0.214** 0.864** 0.408**  
ANG −0.215** 0.191** 0.809** 0.269** 0.730** 

注：IAS：社交焦虑；SES：自尊；RES：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POS：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DES：调节沮丧/
痛苦情绪自我效能感；ANG：调节生气/愤怒情绪自我效能感；*p < 0.05；**p < 0.01。 

3.3. 中介作用分析 

根据三者之间相关分析，发现两两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符合中介效应的检验条件。根据中介效应

检验程序[13]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4)，样本量选择 5000，在 95%置信区间下，结果表明，自尊对社交

焦虑的直接效应显著(t = −6.4864, p < 0.001)，直接效应值为−0.6966；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社交焦虑的

直接效应显著(t = −6.4864, p < 0.001)，效应值为−0.1826；自尊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社交焦虑的间

接效应值为−0.0908，其 95%的置信区间为[−0.1783, −0.0299]，不包括 0，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自

尊对社交焦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成立。故在大学生自尊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既包括自尊对社交焦虑 70%
的直接效应，又包括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产生的 9%的中介效应。各路径见表 3。中介作用路径见图 1。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self-esteem and social anxiety 
表 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自尊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路径 效应值 t 值 p 值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SES→RES (a) 0.4972 5.4102 <0.001   
RES→IAS (b) −0.1826 −3.2625 <0.001   
SES→IAS (c’) −0.6966 −6.4864 <0.001   

SES→RES→IAS (ab) −0.0908   −0.1783 −0.0299 

注：IAS 表示社交焦虑；SES 表示自尊；RES 表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Figure 1. Mediation action path diagram 
图 1. 中介作用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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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人口学变量 

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高于男大学生，但无统计学意义。在张伟玲[14]的研究中结果显示，女生的自尊

和自我接纳水平显著低于男生，与本结果不一致。但是我们可以展望当今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提

升，更多的女生在学业上和工作中各方面的能力得到社会认可，女性成为各种人际交往场合不可缺少的

角色，获得更高的认同感不仅可以减少焦虑情绪，也使女生越来越自信，自尊水平也得到了提高。男性

在社会中是一种坚强、勇敢、热爱挑战、遇到困难不退缩不逃避的角色，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在一些

方面不再对女性有性别歧视，比如在职场中，能力高者就会得到晋升的机会，不再是男性一统天下的局

面了，男性可能会产生紧张感，如果遇到挫折很容易受挫，成就感降低，从而打击自信心，导致自尊水

平降低。在大学生群体中，女生成绩普遍比男生好，男生个体成就感要低一些。更早一些的研究中，研

究者认为自尊水平不存在性别差异。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在生源地水平上无差异，这是由于近年来城乡差

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为了让农村学子在社会上更加自信，逐步完善教育体系，农村学子的

心理素质也不断提高，自尊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在郭振娟[15]的相关研究中发现的大学生的自尊无城乡

差异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还说明自尊水平与年级、专业及独生水平无关。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性别水平上男生总分显著高于女生。一般而言，男生习惯把消极情绪外化为

行为或游戏，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情绪调节，转移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发泄消极情绪；女生则会内化，

把事藏在心里，与他人沟通不积极，消极情绪无法及时有效地抒发。这与廖素群，黄俊峰，刘娟娟[16]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张萍[17]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其结果显示，在表达积极情绪上的情绪调节

的自信程度方面来看，女生的效能感要优于男生。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男女生的思维方式和性别角色的

社会定位差异有关。一般而言，女生思考问题的特点偏感性常常感情用事，感性思维为主导，而男生思

考问题则偏理性，处理问题的方式更有逻辑性，理性思维为主导。在情感体验的表达方式上也有不同，

女性易受到外界变化而产生情绪波动，有较强情感体验，表现为情感细腻敏感而丰富，男性的总体特征

是沉稳豪放，对自身的情感体验不太敏感，遇事沉着冷静，不爱计较[18]。在年级水平上来看，高年级(大
三、大四)学生得分高于低年级(大一、大二)和大五学生，且大五学生得分最低，但无统计学意义。大一、

大二学生刚刚踏入校园，对自己的人际交往、学业、未来充满迷茫，对于全新的环境需要适应，这一时

期产生的心理问题比较多；大三、大四的学生已经适应了大学的生活环境，广泛参与社交活动和各种技

能考核，学习和生活都有了明确目标，基于同学间相互了解和熟悉，更能理解或迁就他人，对不同个体

会有不同情绪调节策略，遇事能够游刃有余地解决，对心理和情绪的调节能力较好；而大五是一个转折

时期，马上要踏入社会接受历练和考验，面对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可能还没有充足的准备迎接新的挑

战，那么在情绪调节的能力上低于其他年级。在专业、年级、独生水平和生源地水平上来看差异不显著。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和认知方式决定了个体的情绪

调节能力，在人际交往，学习工作和生活事件等方面都与其有很大关联。李卓成等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与个体是否为独生子女关系不大。 
女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大学生生，表明女大学生生在社交场合中更易产生紧张、不安、

焦虑、恐惧等不利于人际交往顺利进行的负面情绪。这与张伟玲[14]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由于女

生性格偏内向安静，心思细腻敏感，对于自身的关注点容易集中在缺点上，不自觉的拿自己同他人比较，

也更加在意他人对自己在社交场合中的行为表现作出评价，这样会使自我评价降低，因此在社交场合中

容易紧张，产生焦虑。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得出

本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认定自己的兄弟姐妹为最亲密的朋友，而在家庭以外的社交场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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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倾向于将自己的同伴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作比较，从而更难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交友受到限制。

以往研究证明了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水平高于非独生子女，原因在于非独生子女的社交范围不仅局限于

长辈，同伴，而且还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相处，需要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和交往行为。医学生相比其他专业

的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要低一些，但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专业认同度有关，医学生相比非医学专业

的学生总体专业认同度及责任心要高一些。 

4.2. 自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 

根据研究结果，自尊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结果与韩思竹、孙炳海[19]的研究结论一致。高认同

感的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大学生需要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更多的认同，多与肯定自己、认

同自己的同伴交往交流，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情感支持，在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积极评

价的同时建立起对自己的一个正向、积极的自我评价，自信心随之得到提高，继而提高自尊水平，在社

会中能更好地进行社会适应，保证心理健康发展，从而社交中的紧张焦虑、坐立不安、恐惧等表现也相

应减少。除此之外，要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特别是重要他人，我们不仅要被动听取意见，更要主动询

问意见，他们的对事物的相关意见可能是你没有考虑到的，整合好意见将会帮助你全面看待事物，任务

也能完成的更好，以提高自尊水平。在平时的社交活动中，我们要适当进行自我暴露，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感受可以增进感情，也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对于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要虚心接

受并加以改正，一定要付出行动，加以落实，可以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分成小目标，达成目标后我们

势必会产生成就感，那么这样就提高了自信心，提高了自尊水平。当我们面对新环境时一定不要畏惧，

要勇于接受挑战，给予自己坚定的信念，时刻提醒自己可以做到，提高自己成功的几率有利于提高自尊

水平。 
大学生对自己情绪调节的自信程度和能力越高，在社交场合中紧张不安、焦虑恐惧的情况发生的几

率越小，与周碧薇[20]等人，吴晓薇、黄玲[21]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后者结果表明了高焦虑水平的大学

生更易发生抑郁与攻击的情况，这是由于个体对自己调节情绪的能力和自信程度较低，当好事情发生时，

表达愉悦、高兴、激动等正向、积极的情绪的能力较低，遇到困难、挫折时也不能及时调控、抒发自己

的消极情绪，因此更易发展为攻击和抑郁。 
高自尊的大学生，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情绪调节，把控情绪的自信程度和能力更高。王小琴、马梅[22]

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这提示着，个体想要进一步提高其自

尊水平，必须要先提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反之亦然。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者，能有效调控情绪，大

多表现为更积极、合理的情绪体验，看待事物更理性、更积极、更全面，采取积极地情绪应对变化，周

而复始，使自信心逐步提高，从而提高自尊水平。曹杏田[6]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尊与自我控制、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如果个体对有效调节情绪的信念和调节情绪的能力低，则会持续处于消

极情绪状态中，在出现对于自己不利的情况中时则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消极情绪体验，使自己丧失信心可

能导致一蹶不振，自尊水平更得不到提高。杨莉萍、高石[23]的研究中显示，高职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对于消极情绪的调节，我们可以选择运动、向他人倾诉等合理的宣泄，在愤怒、痛苦等消极情绪主

导的情绪体验的当下，我们可以进行深呼吸来调节放松，冷静地分析和反思一下产生消极情绪的原因和

过程，当发现事物不是自己理解的那样，消极情绪自然就消失了。也可以将视线和注意力转移到更有意

义的地方，比如看电影陶冶情操，读书升华精神世界，或者听音乐释放消极情绪，也可以静思来放松心

情；积极情绪的也要适时并且合理，不要一直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这样往往会脱离实际，给个体带来

不真实感，也会影响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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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社交活动，它占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如果个体在社交活动中会感到压力，

有紧张不安，焦虑恐惧的现象，说明个体产生了社交焦虑，社交焦虑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个体的正常生

活，特别是在以往研究中显示高焦虑个体在总焦虑个体中占比超过了 20%，因此，社交焦虑问题的干预

研究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如进行认知行为团体疗法能够有效减轻社交焦虑。很多研究证实了社交焦虑与

认知、注意、情绪调节、情绪智力等相关，这提示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直接地或间接地干预社交

焦虑相关变量，从而降低社交焦虑水平。 

4.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自尊和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自尊与社交焦虑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并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变量，在自尊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过程中，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交焦虑

程度。 
本研究还证实，高自尊个体调节情绪的自信程度和能力相对于低自尊个体会更强，而大学生的社交

焦虑水平会受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即情绪调节自信程度高和能力强的个体社交焦虑的水平也

较之更低。同时表明低自尊的个体更可能降低自己的情绪调节的自信程度，从而造成高水平的社交焦虑。

因此，帮助社交焦虑个体树立自信，提高自尊水平，可以直接降低个体焦虑水平，同时学习情绪管理和

调节策略，特别是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要做到冷静分析，合理宣泄，适当表达，当发现事物积极的一

面时，消极情绪就会得到平复，并且积极情绪开始发挥作用，有助于培养有效情绪调节的自信程度，完

善人格结构，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这样才能对社交焦虑起到良好的缓解作用。 

5. 结论 

在本研究中所调查的大学生中，自尊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男大学生对自己能

有效调节情绪的程度更自信，女大学生和非独生子女个体在社交场合中更易感到焦虑，低自尊和低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大学生在社交场合中更易引起焦虑。因此，提高自尊水平、培养学生有效的调节情绪的

能力是缓解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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